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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监狱灌尿迫害 牟彩英再遭骚扰








【明慧网】法轮功学员牟彩英，家住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二零二一年九月六日，宁强县汉源镇综治办主任郑亚辉及街道办事处、羌州社区王主任等到牟彩英家中，要她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三书”。牟彩英拒绝。


他们就恐吓牟彩英，一会儿说要把她送进监狱，一会儿，又说把她送进洗脑班；还说要取消她的低保和公租房；又说把牟彩英的女儿叫来，以开除她女儿的公职相威胁。


最后，他们问牟彩英有没有私章，让牟彩英拿印泥。牟彩英说没有。他们让牟彩英拿口红，并在牟彩英家里乱翻。迫于无奈，牟彩英只好拿出一支用完了的口红瓶。两个人强行将她的手指塞进口红瓶，转了几圈，然后在他们打印好的“三书”上按了指印，致使牟彩英右手几处发紫、发青。其中还有一人在违法拍照。


今年以来，牟彩英受到三次骚扰。二零二一年元月，汉源镇羌州社区赵南成、张书记（女）两人以看望为由到家中骚扰。今年五月，汉源镇白丽（女）、社区书记、王主任和综治办郑亚辉两男两女以“关心”为由，打开牟彩英家的柜子，到处查看。


牟彩英，今年五十九岁，原是宁强县代家坝林业站职工，离异，一人独自生活。牟彩英因被迫害失去公职。自二零一六年结束冤狱后，靠打工维持生活。当地“六一零”依然不放过对她的骚扰迫害。她换了三个打工的地方，被骚扰三次。二零二一年，因迫害留下的后遗症让牟彩英力不从心，腰疼、腿疼、脚痛，以前的老毛病犯了，无法坚持打工。


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牟彩英被绑架到洗脑班三次，非法劳教两次（共三年三个月），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在看守所、陕西省女子劳教所、陕西女子监狱遭受诸多残酷折磨，其中，在陕西女子监狱，曾十一小时禁止她如厕，最后，又把从地上撮起的浑浊尿液给她灌下去，在那里，牟彩英遭受两年两个月毫无人性的折磨。


具体事实如下：


一、上吊铐，睡死人床，毒打致左耳失聪


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牟彩英被非法劳教两年，在宁强看守所、陕西女子劳教所遭受毒打、体罚等严重的酷刑迫害。


牟彩英遭绑架后，被一伙人暴打，将她打昏，不知多长时间，她才醒过来，发现自己的鞋子在桌子底下，她穿上后走出去（转下页）





2001年1月在央视播放的“天安门自焚”中，主要“自焚者”王进东腿上放着未烧坏的装有汽油的雪碧瓶（上图）。有人做过一个试验，用火烧雪碧瓶，5秒雪碧瓶子开始变软，7秒收缩变形，10秒缩成一小疙瘩并燃烧。可是，王进东两腿间的雪碧瓶翠绿如新。这该如何解释呢？


汽油在燃烧时，火的温度可迅速达到410度以上，这么高的温度，王进东耳朵没烧坏，头发没烧焦，声带没烧伤，还能喊口号。电视里王进东清晰洪亮的口号声还证明摄影师离他很近。能在自焚现场如此及时、近距离地拍摄，恐怕只能是事先做好了一切的拍摄准备，并且是得到了特别许可的，那您说这不是演戏又是什么呢？


2003年10月放假期间，北京被迫拆迁的居户在天安门自焚后，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次自焚记者没有拍到任何镜头？警察为什么没有及时拿出灭火器和灭火毯？而2001年那次，在一分钟之内就扑灭火焰？警察各种消防器材齐全？记者长镜头、短镜头、近距离特写一应俱全？”这些都说明2001年1月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策划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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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他们吃惊地问，你怎么醒来了了。在看守所，多次遭受毒打，双耳失聪。将她单手吊在大门上，并推拉撞击直到左手腕露出白骨；又改换右手，推撞门，见她不动了，才放下来。又将她按在死人床上。因她个子矮，就给她的双腿套上脚镣，再用手铐加长拽到床头下锁上，四肢全部固定。脖子枕在大约一公分高的木棱上，仰面朝天，牟彩英正是经期，经血浸透了她的衣裤。牟彩英绝食抗议，连续躺了两天三夜，才把她放下来。造成牟彩英脑袋麻木，梳头没有知觉。又给她戴上手铐和十五斤重的脚镣，一个星期才取下来。因牟彩英的朋友来看守所看望，他们担心恶行暴露，就强行给她换了满是经血的白色裤子和衣服。半年后，牟彩英的右耳才渐渐恢复听力，左耳依然耳鸣不止，留下后遗症。


在陕西女子劳教所，牟彩英遭受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超强度劳役迫害等酷刑折磨。罚站时间近一月之久。


二、暴力殴打，戴脚镣，无劳教决定书遭受诬判


二零零八年五月七日至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一日，牟彩英被劳教一年零三个月。北京奥运会前夕，宁强县“六一零”将牟彩英绑架到汉中洗脑班非法拘禁，剥夺人身自由。几天后，发生地震，又将她送至宁强县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因牟彩英认为信仰合法，无罪无错，不背监规，不写保证，所长廖宁兰就用三棱皮鞭抽打她，直到打累了才住手，回到监室，室友看到她双肩和背部都变成了紫色，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后来又给她戴了十天三十斤重的脚镣。


在没有任何书面材料的情况下，口头通知劳教她两年（迫害一年零三个月后回家）。同年十月，牟彩英被送到陕西省女子劳教所迫害，把她关进小号，天天打骂，指使她在不用工具的情况下用手给干部洗厕所。此次劳教扣罚牟彩英两级工资。释放证和第一次的劳教决定书也在后来抄家时被抢走。


三、再次被欺骗遭非法拘禁两个月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一日回到家中，上班没两天，六一零主任李克俭指使不明真相的林业局领导将牟彩英欺骗到宁强县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两个月。牟彩英给单位局长李清宝写了一封信，讲明所谓的法制学习班完全是迫害陷阱，关押的都是上访人士。局长明白后，想接牟彩英回单位上班，“法制学习班”（宁强县司法局局长）负责人燕斌坚决不放，说这里关两年、三年的都有，你刚来，那是不可能的。后来局长想办法将她接回。


四、荒唐的庭审，丧失人性的摧残


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当时牟彩英正在上班，来了大约十个公安人员，把她绑架，而后羁押到汉台看守所。在汉台看守所，遭受宁强县检察院、法院几次非法审讯。并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宁强县法院开庭。因构陷罪名不成立而中途休庭，一小时后再次开庭，不允许牟彩英答辩讲话，强行枉判三年六个月，又将她带回汉台看守所。


之后，宁强县法院来人，要求牟彩英在判决书上签字，并威胁说“不签也要把你送走（指监狱）”。过了几天，来了四个人，告诉牟彩英，说要把她送到监狱。牟彩英说她有上诉的权利。他们说：“你在五分钟之内把诉状写出来，我们就允许你上诉。如果你写不出来，我马上送你去监狱。”


牟彩英只能简单的写了“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更没有违法犯罪，本人强烈要求上诉。”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过了几个月，汉中市中级法院再一次把牟彩英拉到宁强县法院重新开庭，走了过场，草草了事，维持原判。二零一四年元月，牟彩英被送进陕西省女子监狱。


在陕西省女子监狱，天天不让牟彩英睡觉，不让上厕所，牟彩英只能尿在裤子里，穿着冰冷的湿裤子。有一次她实在憋不住了，就便在自己的洗脸盆里，被包夹知道后，遭到闫红利、李某的拳打脚踢，致使牟彩英的左腿被打伤，无法伸缩，疼痛难忍，不能入睡。


又一次，包夹以各种借口不让她上厕所，她已经憋尿十一个小时，无奈中，牟彩英就便在擦地的抹布盆里，还没上完，就被闫红利看到，飞起一脚，将她踢倒在地，尿撒了一地。闫红利大声吼叫，让牟彩英用抹布把地上的尿拧到盆子里，然后，她们逼牟彩英把尿喝了。牟彩英不喝，她们一伙几人按着牟彩英，把浑浊的尿给她灌下去。接着，又是一顿拳打脚踢，牟彩英的脸被打肿，鼻、嘴青紫，门牙松动（回家后自动脱落）。


在监狱遭受两年两个月无人性的折磨，牟彩英受尽屈辱，生不如死，身心严重受损。她虽然活着出来了，却留下了诸多后遗症，至今身体不能恢复正常，精神伤害更是难以愈合。


五、无理开除公职，老无所养


二零一二年，牟彩英遭绑架后，单位即停发她的工资。二零一四年下发文件，将牟彩英无理开除公职。二零一六年三月一日，林业局领导从陕西女监接她回家时，至汉源派出所告知牟彩英，并将文件给了牟彩英。牟彩英领取的最后一月的工资是3168元。


牟彩英一九八八年开始工作，到退休年龄，无法办理退休手续，还要让她补交三年的社保费，牟彩英哪有钱交呀！二零零零年，林业局由企业转为事业单位，以前的交费哪儿去了？这场迫害使牟彩英老无所养，只有靠打工维持生活，艰难度日。


二零一九年，牟彩英办理了低保，还被社区人员以取消低保等威逼其放弃信仰。


牟彩英辛辛苦苦在基层工作，到退休时，却没有退休金，作为一个单身女性，牟彩英没有人身安全，随时面临抄家、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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